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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利是培根的私人牧师兼秘书，《新大西岛》在培根去世后由罗利出版。

②　 罗利的《致读者》，载于培根《新大西岛》正文前。 见培根：《论古人的智慧》，刘小枫编，李春长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１０ 页。

③　 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８４－１８５ 页。

现代乌托邦的科学寓言
———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政治、宗教与科学

王双洪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新大西岛》在培根著作中是比较独特的一部，它以寓言和故事的形式表达了培根对理想政制的描

述。 《新大西岛》是培根与柏拉图的一场隐秘对话，他们同样设计了理想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建立在绝对的真

理之上。 新旧两个大西岛都几近完美，但结局却迥异。 区别在于，柏拉图始终对技术（科学）统治抱以警惕，而

培根的新大西岛中科学是最为重要的公共事业。 培根的现代信仰是科学拥有征服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哲

学、宗教纳入自己的麾下，用科学统治整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科学永远在进步，而政治和宗教则是稳定

不变的。 与此同时，培根《新大西岛》也以未竟之作的形式，保留了对现代事业之不足的思考。

关键词：培根；《新大西岛》；科学；政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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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大西岛》是弗兰西斯·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去世后出版的著作，写于他在政治和生活上都具有

成熟经验的晚年。 他写作《新大西岛》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学术的进展》《工具论》《论说文集》等大多

数著作。 这部书结尾很仓促，在形式上是未完成的。 据他的秘书罗利（Ｗ． Ｒａｗｌｅｙ）①说，培根写作这个

寓言，是想提出一种国家的理想模式，描述出想要制定法律的大体框架，但这项工作不是朝夕之功，培根

后来将精力转向了自己感兴趣的自然史。②著作形式上的残缺真的是因为兴趣转移吗？ 若是如此，《新
大西岛》就绝算不上什么重要作品。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因为培根本人说过，如果他创作有关政治知识的任何东西，那么他的著作或

者中途停止，或者在死后出版。 因为政治的主题要么过于困难，要么不宜公之于众。③《新大西岛》正是

中途停止的，也是死后出版，如此看来，这部书事关培根所说不想公之于众的政治主题。 如果说政治是

《新大西岛》内在的主题，那么，科学就是显在的主题，新大西岛是培根对理想政制的描述，他并不打算

对政治主题保持缄默，而是选择通过寓言和故事的方式讲出来。 他的新大西岛是一个由科学机构以及

科学研究者主导的地方，本撒冷是科学的国度。 培根在《新工具》箴言 １２９ 中说到，近代印刷、火药和指

南针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其一在文学文化的传播上，其二在军事上，其三在航海发现上，培根指出，“任

７５１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20509.001    网络首发时间：2022-05-11 09:30:51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3.1029.C.20220509.1541.002.html



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①。 如果说帝

国代表的是政治，教派代表的是宗教，星宿代表的是自然，那么，培根在此就是以科学向政治、宗教和哲

学发出的挑战。 在他的新大西岛，科学处于什么地位？ 与政治、宗教和哲学又是什么关系呢？ 本文通过

对《新大西岛》的解读，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新旧大西岛

培根将自己的著作定名为《新大西岛》，毫无疑问，还有一个旧世界的大西岛与之相呼应。 柏拉图

的亚特兰蒂斯出现在《蒂迈欧》和《克里蒂亚》中，与培根的新大西岛相对。 我们不妨将柏拉图的亚特兰

蒂斯称为旧大西岛。 培根的研究者，无不将培根的《新大西岛》视为对柏拉图的模仿、修正和反驳。② 那

么，培根的新大西岛与柏拉图对话中的亚特兰蒂斯有什么关系呢？ 它新在何处？
培根和柏拉图都对理想政治共同体做了描述。 理想的社会存在于年代久远的大西岛。 柏拉图的对

话和培根的故事都结束于并不完整地讲述，柏拉图《克里蒂亚》中的理想城邦几乎是按照数学原则组织

起来的技术型社会，新大西岛的本撒冷则是靠科学机构建立起来的自足社会。
柏拉图的两部著作都以对话者名字命名，其中的对话发生在苏格拉底谈论最佳政制的第二天，显

然，这里指的是《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关于言辞中最好的城邦的谈话。 蒂迈欧，来自“拥有最佳礼法的城

邦”，他和克里蒂亚一样，既是政治家，也是哲人（《蒂迈欧》２０ａ）③。 两个人都要对苏格拉底前一天关于

最佳城邦的交谈回报以“言辞构成的礼物”，准备谈论最好的城邦制度，并且，苏格拉底说，只有他们可

以“将这一城邦置入一场适宜的战争”（《蒂迈欧》２０ｂ）。 克里蒂亚转述了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关于希腊远

古的说法。 雅典人曾经拥有最好的礼法，最擅长战争，拥有最好的城邦制度，这些都是神的安排。 不知

何故，雅典人与亚特兰蒂斯人发生了战争，雅典领导全希腊人取得了胜利，但后来雅典人经历了数次地

震和洪水，沉入了地下，而亚特兰蒂斯也沉没入海底。 克里蒂亚认为，他讲的这个城邦，是把苏格拉底前

一天所讲的故事带入了真实，而苏格拉底也认为，克里蒂亚所说的，不是塑造出来的故事，而是真实的言

辞。 《蒂迈欧》中克里蒂亚的讲述并没有继续，而是代之以蒂迈欧讲述宇宙的生成。 直到以克里蒂亚命

名的同名对话中，这个话题才继续下去。
在《克里蒂亚》中，雅典和亚特兰蒂斯都是神的后代，雅典被赫淮斯托斯和雅典娜选择，而亚特兰蒂

斯是海神波塞冬的后代。 亚特兰蒂斯被分为十个部分，分别由十个兄弟统治。 这个家族逐渐变得庞大

而荣耀，积累的财富多于任何曾经出现过的城邦。 他们吸引了很多亚特兰蒂斯之外的人来到这里。 采

矿冶炼，有丛林、牧场、湖泊、河流为他们提供各种动植物，物产丰饶，他们修建庙宇、王宫、港口、船坞，超
过了原有神们划定的区域，并且每一代继承者都尽力让自己的王宫宏伟壮丽，超越前辈，他们的建筑和

雕塑富丽堂皇，港口的航船和商旅喧哗热闹。 波塞冬为他们传下了礼法。 属神的本性让人温和与睿智，
不会因财富而迷醉，他们节制，清醒，富有德性。 但是当属神的本性消散而属人的本性占了支配地位之

后，他们就变得不义和贪婪，宙斯召集众神，想要惩罚他们。 对话到此结束，我们不知道宙斯是否惩罚、
如何惩罚了亚特兰蒂斯，但有理由相信，也许完美的城邦只有属神者才能生活于其中而不腐化堕落，人
是无法生活于完美城邦中的，他们会因为人的不完美而遭到神的惩罚。 亚特兰蒂斯的消失，大概就是因

为神的惩罚。
培根的新大西岛，颠转了柏拉图《蒂迈欧》中的情节。 旧大西岛虽然被毁，但不是由于地震沉没于

海底，而是像柏拉图故事中的雅典，罹患洪水，但没有被尽毁，而是劫后余生幸存下来，后来拥有了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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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力。 故事的讲述者（遇难的船员们）抵达这个岛后，有人向他们讲述了新大西岛的历史。 大西岛的

立法者所拉门纳认为他的国家已接近完美，他要做的是如何让这种完美不朽，永远存在。 他订立法律，
让新大西岛与外界隔绝，而他们却可以在暗中了解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 他建立了萨罗门学院，“这是

世界上自古以来最崇高的机构，是指引这个国家前进的灯塔”①。 所拉门纳认为，“让国家衰退的方法可

能多如牛毛，让国家兴盛的方法却如大海捞针”②。 他一方面让民众与世隔绝，一方面又了解外界发生

的一切，同时建立萨罗门学院，可能这正是他所说的让国家兴盛且永保兴盛的方法。
至此我们发现，培根的《新大西岛》和柏拉图的《克里蒂亚》在形式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寓言，也都

是未竟之作。 新旧两个大西岛都几近完美，但结局却迥异，无论是在《蒂迈欧》中，亚特兰蒂斯和雅典毁

于自然灾害，还是在《克里蒂亚》中，旧大西岛可能毁灭于神的愤怒和报复，那些曾经存在于想象或者历

史中的理想城邦，在现实中荡然无存。 但是，培根的新大西岛，在科学上是不断进步的，在政治和宗教方

面，又似乎是静止而恒在的。 故事的结尾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大西岛的存在可能被离开那里的船员散

播了名声，它是像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蒂斯迎来众多的邦民，还是依据科学和进步的力量向外扩张成为

庞大的帝国，培根没有告诉我们，行文到这里就结束了。
并没有走向毁灭的新大西岛，作为一个共同体是如何运转的呢？

二、谁来统治？

培根笔下的本撒冷是个井然有序的政治共同体，谁来统治？ 行文中，本撒冷的国王并没有出现，作
为最高权威出现的是一位萨罗门学院的元老③。 我们知道，这个岛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国王———立法

者所拉门纳，但培根笔下的新大西岛的管理者是萨罗门学院的元老们。
被尊为本撒冷立法者的国王所拉门纳，宽仁大度，广行善政，他认识到他所统治的这片土地，物

产丰饶，兴盛繁荣，自给自足，不需要外在的任何帮助。
他看到了当时这个国度的兴盛繁荣景象和无以复加的幸福，他觉得自己崇高而远大的理想已

经完全实现，而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怎样就自己所见到的，永远保持住现在已经获得的幸福

生活。④

所拉门纳为了保持本撒冷的自足和完满，为本撒冷制定了法律，限制外邦人入境，以免受到不同风

俗的影响。 而本撒冷的人，每隔 １２ 年就会派出航船，去到其他国家，隐藏身份，了解并且带回那里的知

识和创造，这些人被称为“光的商人”，他们为的是“上帝首先创造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光”。
培根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光”，他区分过三种光：一种是直接的，真正的光，是关于大自然的知识；

关于上帝的知识，是折射的光；还有一种光是反射的光，是关于人的知识，是人反观自我、反省自我的知

识。⑤ 也就是说，只有关于自然的才是真正的知识，科学是真正的光，宗教和政治（哲学）只不过是科学

的折射或者反射。 在给予科学至高的地位的同时，培根也排除了科学可能带来的人的傲慢。 当有人认

为是知识造成了人的堕落时，培根再次以另外一种方式区分两种知识，其中之一，是关于善恶的知识，这
种知识会引发人的傲慢，造成人的堕落。 另外一种知识，便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带来发明和创

造，随即而来的是掌控和征服自然的力量。⑥ 就像他在《创世纪》中读到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人

统治宇宙万物的权力，培根认为这是知识的目的和力量。
如果说与外界隔绝是为了共同体免于变化和堕落，那么保证本撒冷完满自足的就是萨罗门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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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据称这是所拉门纳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
它是一个教团，一个公会，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组织，也是这个国家的指路明灯。 它是专为研究

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①

这个组织也叫“六日大学”，回应了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和世界上的万物。 所拉门纳是本

撒冷的立法者，曾经的统治者，在他之后的一千多年内，政权如何更替，统治者如何产生不得而知。 可以

确定的是，立法者所拉门纳创立萨罗门学院是政治行为，但萨罗门学院建立并发挥作用之后，国王的权

力似乎不再重要。 航海者到达本撒冷之后，国王并没有真正出现，他只是作为一种象征、一个名号出现

在“提桑”的家宴上。 国王的掌礼官宣读了敕书，宣读完毕，民众欢呼和赞颂的对象并不是国王。
萨罗门学院是作为立法者的国王建立的，政治扶植了科学，但最终科学却僭越了政治，统治本撒冷

的不再是国王和政治家，而是萨罗门学院的元老，是科学家。 那位未曾出现的国王，似乎成为了科学统

治的手段。 书中出现的最高的管理者是萨罗门学院的元老们。 本撒冷以盛大的仪式欢迎萨罗门学院的

一位元老，而元老已经有十年没有到过城里。 他的出现，同时手执权杖和牧杖，既像是国王，又像是神职

人员。 通过元老本人对叙述者的解释，萨罗门学院的目的是探究事物的本源及其运行的秘密，并拓展人

类帝国的边界，实现一切可能实现之事。 他们有各种仪器、场馆、技术、实验。 萨罗门学院共有 ３６ 名成

员，各有分工，他们收集各种知识，做实验，总结知识和定理，选取对人类有用的部分，探究自然奥秘等

等。 这是一个能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机构，模仿自然现象，呼风唤雨，那些让柏拉图的旧大西岛毁

灭的地震和洪水，已经被萨罗门学院掌握了规律，新大西岛人能够规避自然灾害。 他们有“天堂水”让
人延年益寿，有满足口腹之欲的各种美味，他们有各种武器应对战争。 他们有发达的医学，可以减少病

痛，延长寿命。 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甚至可以决定，哪些研究成果可以报告给国家，哪些不可以。 也

就是说，科学的权力甚至高于国家。 萨罗门学院统治着整个共同体。 他们给发明者塑像，而不是给英

雄，或者，换句话说，发明者就是这个国家的英雄。 这些萨罗门学院的元老们巡视和访问全国的主要城

市，去公布有用的发明。
从叙述者的观察我们可以知道，本撒冷的大小城市、机构都有自己的管理者。 对于这个 ３０ 多年没

有陌生人到来的城市，街道上聚集着欢迎的人群，他们并没有表示惊讶，而是用整齐划一的动作，站成一

排欢迎来者。 接待航海者的官员们不接受金币，因为他们在履行职责，不会因为一份工作接受两份报

酬。 而外邦人宾馆的馆长提出，馆长是他的官职，而牧师则是他的职业，他可以帮助遇难的航海者们申

请在岛上停留更多的时间。 那么，一个依靠科学来统治的共同体，城邦秩序是怎么产生的？
本撒冷公民秩序，源于对科学的依赖。 萨罗门学院的元老巡视和访问新大西岛的主要城市，带去他

们的发明。 萨罗门学院拥有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各种食物、医疗、奢侈品等，他们拥有财富，甚至拥有可以

掌控和支配自然的力量。 这些足以制造和满足人的欲望，同时也足以让人心生恐惧。 通过欲望和恐惧，
科学可以实现对人的控制。 在培根的本撒冷，没有提到城邦的德行，没有柏拉图讨论的正义、勇敢和节

制，甚至连爱欲也因为科学的控制而消失了，本撒冷的男女的结合不是出于爱欲，而是理性的选择。 亚

当夏娃泳池的男女，是经过他人的观察和选择订立婚约的。 而这种习俗，是科学的组织和安排。 科学在

本撒冷，不仅实现了对自然欲望的控制，也实现了对整个自然的控制。②

在本撒冷的各种盛大的仪式中，培根不只一次用到“秩序”一词，欢迎几十年未到过的陌生人、欢迎

神一般的萨罗门学院元老，提桑的庆典，无不秩序井然。 培根的科学，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新型科学，把
一个秩序分明的复杂机构里的人组织起来”③。 出于欲望和恐惧，人们会依赖科学。 萨罗门学院代表的

科学能给与公民更好的生活，但这个“好”，不是希腊意义上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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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与宗教

本撒冷是个信仰基督教的城市。 遇难的船员们和本撒冷的官员之间取得的最基本的信任是因为基

督教。 本撒冷写有公文的羊皮纸上印有十字架，在船员们看来，这预示着善意，给他们安全感。 而他们

也因为是基督徒而取得了本撒冷人的信任，通过“以耶稣的名义和功德”起誓，得以下船上岸。 登岸之

后接待他们的人介绍自己的双重身份，首先说在行政上是安置处的总管，职业则是基督教神父。 船员们

称这个地方是“神圣的乐土”，将这次得救比作“在天国得到拯救”。 船员们问神父，谁是这块土地的传

道者，他们怎么皈依了基督教。 神父的回答很是耐人寻味，是岛上的一位萨罗门学院的元老认出并解释

了神迹，为本撒冷引入了基督教。 神父讲述的时候特意强调，萨罗门学院是王国的核心，其中的一位元

老通过观察和沉思，向上帝祈祷，让他们辨明“什么才是神的奇迹，自然的造化，人工制品以及其他假冒

虚幻的东西”①。 祈祷的内容是，让他们具备区别宗教、自然和人事的能力，这些能力，属于科学和哲学

的范畴。 作为最早接触到基督信仰的人，他祈祷的是科学和哲学的能力。 在这次神迹中，是萨罗门学院

元老让他们得到了《新约》和《旧约》，让这个地方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拯救、和平和恩典。 但是，他们被从

什么当中拯救出来的？ 这位神父说，福音把这个地方从无信仰的状态拯救出来，就像上帝用方舟把旧世

界从洪水中解救出来一样。
在本撒冷，科学早于信仰出现。 在本撒冷的立法者那里，有萨罗门学院和保密法，但是，却没有信仰

的踪迹，是科学为本撒冷带来了信仰。 因为是一位萨罗门学院的长老解释了神迹，取下了约柜中的基督

教经典。 一个靠科学统治的地方，为什么需要信仰？ 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基督教，还是基督教带来的秩

序？ 那位见证了基督神迹的元老宣称，“要以其自然哲学知识来判断其它一切，《圣经》的教诲只有当它

与自然哲学的普遍性的教导相一致时，才是可以接受的”②。 由此可见，基督教的信仰是为科学所用的，
目的是培养民众对科学如对神一般的虔敬。 换一种说法，科学创造了本撒冷的乐土。 事实上，萨罗门学

院的元老出场，也享受了神一般地尊敬，他衣着言行像极了基督教的的高级教士，他祝福人们的方式，像
是教皇或者耶稣基督的现身。 “元老”们在培根的《新大西岛》中的称呼是“Ｆａｔｈｅｒｓ”，他称呼民众为“孩
子们”，而民众会去亲吻他的衣袖。 科学在本撒冷是一种宗教信仰般的存在。

本撒冷还存在一种类似公民宗教的习俗———提桑家宴庆典。 如果一个男人拥有三代超过三十人的

子孙，就可以举办提桑庆典。 这种庆典赞美丰产和富足，充满虔敬和敬畏。 提桑是一家之主，享有巨大

的权威和荣耀。 当地官员都要前往参加庆典。 提桑在庆典期间讨论家事，平息家庭成员之间的争端，化
解纠纷；批评恶行，劝其从善，解决婚姻问题，指出后代的生活道路，为他们提出命令和建议。 行政长官

通过自己的权力确保提桑命令和建议的实施。 提桑的命令少有人违反，书中给出的理由是，“人们都非

常尊重和遵从这种自然的风俗”。 提桑的家宴庆典仪式严格，人数众多，但作者强调了秩序井然，这种

秩序显然来源于父权。 提桑拥有极高的威望和权力，他是维护秩序的关键。 本撒冷“国王”没有出现

过，但在提桑庆典提及，传令官代宣读了印有国王签名和头像的文书。 父权明确服从于萨罗门学院，似
乎取代了王权，因为行政长官的权力都服务于自然习俗中的父权。 那么这种自然习俗在科学统治的共

同体中有什么作用呢？
这种庆典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古老的父权同新式的朝气蓬勃的科学结合统一起来。

世俗宗教将虔敬揉进科学，使科学的统治牢固可靠、坚不可摧。③

在本撒冷只有两种崇拜，一种是对于自然习俗中的提桑，一种是对于征服自然的萨罗门宫。 无论是

对于政治、宗教还是自然习俗，都从属于科学统治的需要。 出现在本撒冷的那名神父，从事的并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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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而是负责接待遇难的航海者。 新大西岛“不需要神父，只需要方法，不需要先知，只需要发现”①。 科

学只是将宗教借为己用。 科学追求的不仅仅是统治某个政治共同体，使之成为理想的乌托邦，并且，科
学征服自然，拯救人类的状况，让理想的政治共同体摆脱人类盛衰的历史循环，就像新大西岛在萨罗门

学院的统治下，存续千年之久。
建立一个科学统治下的理想城邦，是培根对古典政治哲学的背离。 他的俄耳甫斯寓言反映了古典

政治哲学的失败。 在《古人的智慧》中，培根记录并重新解释了许多古代的寓言，用他自己的话讲，是用

“旧瓶装新酒”。 俄耳甫斯的故事中，俄耳甫斯的妻子突然去世，他下到冥府去挽救妻子，用琴声和歌声

打动了冥王和冥后，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因为在不该回头的时候回头，妻子再也没有机会重返人间。 后

来的他，独居山林，美妙的歌声和琴声吸引了野兽，让它们改变了凶残的本性，和谐相处，井然有序，甚至

感动了草木和石头。 但是，崇拜酒神的妇女们，号角声掩盖了俄耳甫斯的琴声，他不再能维持自然的友

爱与和谐，他本人被发狂的色雷斯妇女撕成了碎片。 在这个寓言的解释中，培根将俄耳甫斯理解为哲

学，是打动冥府与鸟兽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任务是“恢复和更新不能持久的东西”，“把事物保持在

当前的状态，延缓老化和死亡”。 但自然哲学失败了，俄耳甫斯没能征服死亡，带回自己的妻子。 据培

根的解释，自然哲学的失败导致哲学转向人类事务，通过说服和雄辩让人拥有美德、正义与和平，教育人

们友爱、节制、遵守法律和征服。 俄耳甫斯挽救妻子失败之后的改变，培根暗指了哲学史上的重大转向，
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转向了伦理和政治，转向政治哲学，这个转向带来的后果是，“苏格拉底将哲学

从天上引入人间，使道德哲学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时髦，却转移了人们对自然哲学的关注”②。 这种

转移是因为自然哲学没有达成目标，人们掌握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计划失败了。 转向之后的俄耳甫斯也

没能长久的保持他自己建立的和谐，培根所指是，哲学建立的人类秩序并不长久。
依赖智慧所完成的事业尽管在人类世界中最为出类拔萃，但它们也有自己的兴衰沉浮。 一般

而言，国家在繁荣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动荡、骚乱和战争，这些动乱首先使法律失效，……文艺和哲

学就会被撕的粉碎。③

哲学不能征服自然，或者说哲学拒绝做出征服自然的努力，没有通过征服自然改善人类的世俗状

态，基督教的出现，设定了人的得救，通过信仰实现不朽。 而培根渴望建立的是一种能够支配哲学和宗

教的事物，依靠它可以征服自然，帮助人类摆脱盛衰的循环，这是《新大西岛》中萨罗门学院的职能。 俄

耳甫斯在自然哲学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面前的失败可以经由新宗教———科学———来挽回，科学可以征服

自然，建立新的道德和秩序，甚至科学可以控制人的欲望，为政治社会服务。 培根的新大西岛是个脱离

了盛衰周期的国度，本撒冷不是依赖哲学和智慧建立起来的。 这是一个科学的国度。

结　 语

培根的《新大西岛》是与柏拉图的一场隐秘对话，他们同样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

建立在绝对的真理之上。 区别在于，柏拉图始终对技术（科学）统治抱以警惕，理想的政制只能在言辞

中存在，《克里蒂亚》描述的理想政制摆脱不了人固有的不完满，人要么会因为人性而堕落，要么因为僭

越了神、追求自足而遭到神的惩罚。 旧的大西岛最终消失了。 而培根的新大西岛，科学是最为重要的公

共事业，他的现代信仰是，科学拥有征服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哲学、宗教纳入自己的麾下，用新的自

然科学重塑整个民族。
古典乌托邦主义与现代乌托邦主义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承认理想政制的现实性。 古典的政治哲学

以探讨人应该怎样生活为己任，现代的政治哲学则探讨人实际上怎样生活。 柏拉图对理想政制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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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持着理论和现实的张力，提醒政治生活如果消弭了理论和现实的张力，人类处境将会面临混乱和危

险。 而培根则站在现代科学的开端，他设想的理想政制是科学统治的实现，那是人类在自然面前获得绝

对自由的科学共同体。 然而问题是，科学无法为人类提供道德标准，无法提供政治生活需要的正义和节

制，所以在实现了科学统治的乌托邦中，政治德行是可以忽略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和马基雅维

利、霍布斯可以算是同一类型的现代政治理论家。
“发现之利可以波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仅及于个别地方；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

千秋”①。 培根在《新工具》中对科学发现的论述暴露了科学的野心，他的科学是要惠及人类、改善人类

状态的。 但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可以是科学意义上的真吗？ 如果建立在科学统治的基础上，政治必将变

得没有意义，最后可能建成一个科学帝国。 正如在《新大西岛》结尾的地方，萨罗门学院的元老，一改新

大西岛立法者的保密法，不再让科学国度隐藏在小岛上，而是让欧洲来的船员回到欧洲传播新大西岛科

学的名声。 最终科学是否征服了欧洲，我们不得而知。
作为站在现代科学事业开端的思想者，培根从政治、宗教和哲学（自然）几个角度给了技术发明以

无以复加的地位。 如果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给当时在宗教和政治夹缝中的现代科学开辟道路，意
在让当时政治和宗教接纳科学，那么培根似乎也意识到，大西岛上的科学统治还需要与科学不同的东

西。 萨罗门学院的元老在公布新的发明之前，要确定哪些可以公之于众，哪些应该保守秘密，适合公布

的标准是什么。 这似乎又从科学问题回到了政治问题，新大西岛的科学在超越政治的同时需要政治，培
根身处现代事业中隐约意识到了现代事业的不足。 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带来的问题较之培根

那个时代更为清晰，科学真的能独立于政治存在吗？ 现代科学对于宗教、道德意味着什么？ 一位培根的

研究者说过，科学越是承诺人的自立，我们越是要寻求远去的神灵。② 人类对于科学进步的依赖，让自

己得到解放的同时也遭受束缚，对于培根认为该保守的秘密，现代人应该保有足够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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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

现代乌托邦的科学寓言———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政治、宗教与科学

①
②

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第 １０２ 页。
魏因伯格：《科学、信仰与政治————弗兰西斯·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张新樟译，第 １ 页。


